
七年前，这只虎头虎脑的猫咪来的
时候，我正冲刺一个酒店设计，因为喜欢
项目的挑战性，遂给这只英短取名QQ。

空巢时代，把猫当娃养，QQ爱蹦跳
玩耍，威武得像小老虎。虽为“虎”妈，我
不宠溺、不搂抱，喂食也简单，QQ胃口极
好，体格硕壮。绝育后担
心它缺伙伴，一年后抱来
了银渐层、大眼妹丹凤，两
个喵星人修得同“枕”共
眠，形影不离的样子让人
讶异又忍俊不禁。再后来一个白露时
节，家中来了幺妹——露露。

QQ、丹凤、露露，喵星三兄妹不成套
的取名，是设计师“虎”妈中西混搭又主
题随意的产品命名，虽说叫起来饶舌，偶
尔还需要脑筋急转弯。常常跟朋友们
说，这下完全套住了。其实，是甘心自投
罗网，沦陷其中，品味当爹妈和当铲屎官
的乐趣。繁杂生活里，它们仨是纯天然
的绒毛玩具，受委屈时是最柔软的枕头。

QQ对绿叶菜很有兴趣，是仨娃中唯
一的素食爱好者，且属重度。我大喜，从
此每日喂食定量蔬菜。最让人心生柔媚
的是早晚仨娃和“虎”妈亲密的时刻，尤
其在QQ小暖男互动式的轻咬和在臂弯
里轻轻呢喃的瞬间，跨物种的爱，无需语

言！即使衣衫上的掉毛如雪花飞扬……
一旦有人进来串门，怕羞的丹凤马

上玩消失，幺妹性格开朗自来熟，常作为
三个的代表承担接待任务——被索吻索
抱，结果满脸唾沫星味、形象不整。虎头
虎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哥哥QQ，除了

妈妈和邻居阿姨喜欢，大
家都和它保持距离。QQ

索性在一旁暗中观察，谁
一表人才，谁讨厌小动物，
谁想占人便宜，谁是植物

盲，谁是孩子王，它似乎爱憎分明，我也
能从其肢体语言中识得大概。

QQ偏爱“社恐”的丹凤胜过“社牛”
露露，可能源于暖男有保护弱者的天性，
自恃一副好皮囊、叽叽喳喳的露露让它
不敢恭维，偶尔要教训一下。不过，外人
要敢欺负妹妹，哥哥会奋不顾身地出招
雪恨。也因此，我每次想帮它控制体重
时，看在它能吃素又能做妹妹们保护神
这点，就打消了念头。
我对QQ的偏心是它们仨兄妹中最

多的，每次带着它们去老家度假，因QQ

的老成和自我约束，便准许它返璞归真
到自然之间恢复天性。这需要考验“虎”
妈勇气，幸运的是QQ只走失一次，便没
有再失手过。

林筱瑾

“虎”妈七年

公交车在黄浦江边新辟的马路上疾
驰，我紧盯窗外。马上要经过的，就是我
的老家，公交在彼处设站，新站名曰“百
花路”。
老家门口从前是石子路，花岗石小

块不规则地铺就，像郑板桥
的字体，“乱石铺街”，很有野
趣。时代在发展，道路在拓
宽，但是我想，旧路名何妨保
留。小镇老地名虽难以望项
南京的“朱雀桥”“乌衣巷”“长干里”，但
比“百花”肯定要深沉。如果征求站名，
我推荐：“居家河站”。
花岗石铺就的碎石路，原是一条小

河，叫居家河。居家河通洋泾港，
洋泾港通黄浦江，黄浦江通长江
口，潮涨潮落，就像大地在呼吸。
居家河上有一顶小木桥，一顶窄
窄瘦瘦、风雨斑驳的小桥，叫居家
木桥。后来填河成路，小桥消失。
小时候有次发高烧，那时医疗条件

差，土办法是刮痧。母亲请镇上的祖传
刮痧阿婆来家里，在我背上刮，疼得我灵

魂出窍，总算刮出了几条深紫色的
“痧”。再听从阿婆的建议，喝芦根地栗
汤……凡是关照的，母亲一一照办。母
亲慰劳我碎冰糖、盐晶枣，统统被我吃
光。大约两天，烧退了。

后来一天下午出门，母
亲把我弄得清清爽爽的，还
喊了辆三轮车代步。这是我
第一次坐三轮车。我和母亲
坐在车上，向四面八方望野

眼。看倒垂的柳枝拂在居家河小桥上，
看桃花像一片红云，看水稻连成大块的
绿毯，看小鱼在河面一扭，就打起一片涟
漪，心情舒畅无比。

城市日新月异，楼盘如雨后蘑
菇。只是，可别把古城墙推倒，别
把古村落拆光……还有，保留一
些老地名吧。公交车在百花站稍
作停留，又迅捷地扬长而去。“百

花”一带，已成工地。我从座位上站起，
转身朝后面久久、久久地望去。那儿曾
经有一顶小桥，小桥上曾经跑过一辆三
轮车。

赵韩德

路与名

两年前，女儿高一报
到以后，有一天跟我说：
“爸爸，你知道吗，我们宿
舍6个人，只有我有弟弟，
其他的都是独生子女。”
上小学时，同学的住

家半径大概是两公里——
本地人很多，所以独生家
庭很少；上中学时，半径大
概是10公里，本地人仍然
不少，独生家庭仍然不多；
到了高中，半径变成50公
里，全班会说粤语的，只有
三个人。广漂“精英”果然
不想多生——只求质量，
不求数量，毕竟要让一个
孩子高质量发展，已经让
人筋疲力尽……
国庆期间，回老家（粤

西地区的一个小县
城）参加同学聚会，
这是我们高中毕业
26年后首次聚会，十
年人事几番新，当年

的少年，现在已为人父、为
人母。
天南地北，匆匆一聚，

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但聚
餐时，某同学酒都没喝，吃
到一半便驾车匆匆而去，
他要驱车前往汕尾见他的
未来亲家，大女儿马上就
要出嫁了。女儿要出嫁
了，但还有两个小的陪着
他，他有三个孩子。孩子
的事，永远是个话题，先不
谈学习、秉性，只谈数量：
大家两个是标配，三个也
不少，还有一位同学有四
个孩子。有同学问：“干嘛
生这么多？”“不知道，我兄
弟姐妹多，喜欢大家庭，能
生就生呗……”“不累啊？”
“累，当然累，自己的选择，
不说了，咱们喝酒吧……”
两个标配的且不去多

说，有三四个孩子的同学
其实也不是什么有钱人，

工作比较稳定，对于生孩
子这件事，非常淡定：想生
就生，生了就养，至于以后
什么读书、教育、家庭关
系，见一步走一步……这
就是我们这个小县城朴素
的观念，即使人在广深莞
佛工作，但生育观念仍然
带着广东乡土气息：多生
一个，没坏处。在粤西，人
口破百万的县是常态，当
然，比起粤东的潮汕地区，
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从人
口红利的角度看，广东无
可匹敌，在全国其他很多
地方的出生率呈现断崖式
下降的时候，广东仍然“这
边风景独好”。
当然，孩子生下来，担

心得最多的，仍然是教育
问题。经济的不平衡，必
然带来教育资源的不平

衡，以广深为首的大湾区
的教育比起粤东、粤北、粤
西是断层式的领先。去年
我的母校，物理类的全省
排名仅为7000多名，文史
类仅为2000多名，而我们
当年高考的时候，文史类
全省100名就有两个……

如果考虑这些问题，可能
真的要大声“质疑”我那些
“高产”的同学：怎么敢生。

但孩子的“读书”，真
的那么重要吗？能读最
好，读不好就顺其自然，打
工、做生意都行，人生的
路，是很宽的。

白国华

生娃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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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卫钢

优化生活

高考完，我拖着一垫一盖两床
棉絮辗转回到家。
我妈千叮万嘱要我把棉絮拖回

家，其实根本用不上。每年冬天我
妈就弹棉被，问她怎么又弹，她说你
们出嫁未必不要棉絮啊？可是我家
棉被都够我们嫁五回了。
家里没有田了，每天没什么事，

除了洗衣买菜。每天我妈给我五块
钱让我去买菜。穿过一小段柳树林
就到了街上，街一两百米长，之前是
防洪堤，堤下有水港通长江，街就叫
洪水港。堤上住了十几户人家，早
上有人拎菜来卖，附近有两三个单
位，街小而全，有布铺、铁铺、肉铺和
一家早餐店。
买菜时她们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知道她们在琢磨接下来我会和谁
说婆家。我也在等着我妈的信息，
并非思春，我妈亲口跟我说的。
高二时，我妈突然出现在学

校。我家离县城两百里，过洞庭还
要换汽渡，她很少来我学校。这次她
到县城办事，我妈要我跟她一起去，
也许是壮胆。我们在街上一前一后，
我像她的尾巴，保持着刚好听到说话
的距离。街上有噪声，她不停
地慢下来跟我并排，我趁她不
注意又缩在后面。说的无非是
要我好好学习不要乱花钱的
话，突然她说，“小妹啊——你
在学校不要谈恋爱，听到没？”
整条街都被我的脸弄红了，我

十五六岁，连电视里放接吻时我妈
都让我去倒开水。“跟你讲，我会给
你找个好人家的。”
我偷偷看她，她信心十足，颈挺

得直直的，手脚有力地甩动。“这件

事，你就听大人的，我们不会错的，
晓得不？”
“晓得。”
“你以后的终身大事我们包了，

现在你只管好好读书。”
我心跳得咚咚响，说不出是悲

伤还是兴奋，玫瑰色的悲怆瞬间涂
满街。

后来，我书读完了，再过几个月
就十八岁了，我在等她给我说婆
家。希望是张老三，几年前我们去
张家买木炭时，他几铲子就装满了
麻袋，当时我妈还夸他能干，现在他
长成了小伙子，读书少，但很有本
事，小小年纪开货车，是洪水港耀眼
的人。
那个夏夜，我拿着蒲扇在小街

上走，装作乘凉，其实想偶遇他。有
时会在铁匠铺前听到他的声音，铁
匠二姑娘长得好看，脸有白有红，两
条乌黑的辫子。听到张老三的声

音，我皮影般转身飘回家，夜
不能寐。
我妈似乎忘记了承诺，一

字没提，每天吃饭她就说谁家
在哪打工，寄了多少钱回来。

夏天刚过完，我妈让我去城里奶奶
家等工作机会，后来我跟着二姐去
了深圳打工。
春节回家过年，年前的一天早

上，我妈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我在
一旁干活，她看起来很快乐，也很满
足。多年苦熬已结束，大姐已嫁，二

姐和我打工挣钱，她脸上闪着罕见
的温柔。
“小妹啊，你到外边要好好看个

人家，睁大眼睛，听到没？”
“嗯，晓得。”我心想，看来我的

终身大事我妈不管了，得自力更生。
“小妹啊，跟你说个好玩的事，”

她抬起手，用手腕拨开额前掉到眼
睛里的头发，“前段时间，我碰到张
家的，他跟我说想让你做他的儿媳
妇，他家老三还没成家。”她停住，给
一块污渍打肥皂，继续说。
“他真有意思，我难道还让你嫁

到农村去不成？我好不容易出来，
不可能让你回到农村里。你说好笑
不？”一记铁拳重重击进胸口，心脏
几乎炸开，我面无表情继续做事。
前不久我在街上碰到他，虽然我的
心仍在狂跳，但他已然与我记忆里
的他或我希望中的他相去甚远。
可是啊，我曾那么渴望，他占据

了我初中后期和整个高中的所有幻
想，还有高中毕业后那个无所事事
游荡整夜只为看他一眼的夏天，这
里相差一年半，而一年半如同光年
般遥远。
前不久回老家，我站在被年轻

人抛弃的、比当年更寂静的洪水港，
想起这桩喜欢的往事。我知道张老
三后来成了小镇一霸，占地圈钱，欠
赌债到处躲。他并没有娶到铁匠的
二女儿，和隔壁村的一个叫张国梦
的女人生了三个。
张老三最后一次联系我是十几

年前，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我最
后一次联系他是前不久回的这一
次，站在洪水港的街上打电话，无人
接听，也没有回电。

周 慧

十八岁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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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登上一路北上的飞机，我要去
追寻一场小学语文课本里描绘的金色的梦。
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

部，地处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高原上，整
体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650—700米之间，
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是世界四大草原之
一，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大家熟悉的
呼伦贝尔，是满目青翠、郁郁葱葱的样子，但
由于高海拔和高纬度，这里也是我国入秋最

早的地方之一。
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草原褪去了绿色

的衣裳，换上了金色的秋装。从海拉尔出发，
开车一路向北到大兴安岭，草垛、牛羊、湿
地、草原、森林，金色蔓延开来，交织成一
幅绚烂的画卷。在蓝天白云下呼吸，在金
灿灿的草原上奔跑，满足了我对秋天的所有
幻想。

徐 健

呼伦贝尔，金色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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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洒在冰清玉洁的和田喀什河
上，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低着头在河里
寻寻觅觅，构成一幅祖国南疆边城的奇
景。初到和田的游客开始不知道这么
多人在河里寻找什么，一旦知道了便立
即加入了这支寻觅大军。
人们在寻觅什么？觅玉。和田玉

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古代因产于昆仑
山被称为“昆山之玉”，又因和田时称
“于阗国”而称为“于阗玉”。清光绪九
年（1883年）设立和田直隶州，开始称
“和田玉”。有一种和田玉色如羊脂，为
和田特有，极为名贵。
早在汉代，喀什河觅玉已经成为习

俗。新疆可以觅玉的河流有10多条，最
著名的为流淌在和田境内的玉龙喀什河及喀拉喀什
河。玉龙喀什河又名白玉河，源自昆仑山北坡；喀拉喀
什河又名乌玉河、墨玉河，源自喀喇昆仑山北坡开拉斯
山。玉龙喀什河有一段长约10公里的河段，河面宽
阔、河床平坦、水流缓慢、清澈见底，是觅玉的最佳河
段，古代被辟为皇家采玉场。
觅玉最佳季节在秋季，夏日的骄阳将昆仑山的冰

雪融化，奔腾的雪水凶猛地冲刷昆仑山，将大量白玉籽
料、金沙和金刚石冲入喀什河。史料记载，每年入秋，
于阗国王在喀什河畔举行祭河典礼并亲自下河捞玉，
然后百官和百姓方可下河。
当地人认为玉是有灵性之物，觅玉不是靠眼睛而

是靠感觉，主要是脚的感觉。玉石圆润阴凉，脚踏在玉
石上，玉石会说话。当地习俗有“阴人召玉”一说，认为
玉属阴，女人捞玉，阴气相召，概率要高于男人，故古代
一般驱女“赤身没水而取”。

1759年，乾隆在和田正式设立玉石官。《西域闻
见录》记载当年捞玉情景：二三十个年轻女子在喀什
河排成一行，目视前方踏着河床前进，凭脚的感觉寻
觅玉石。官员和士兵沿岸而立，目不转睛地进行监
督。捞玉者“脚踏知之”，将玉捞起，岸上的士兵见状
敲锣并在此人名下作一标记。捞玉结束，捞玉者根
据标记将所捞之玉上交。清人有诗曰：“羌肩铣足列
成行，踏水而知美玉藏。一棒锣鸣朱一点，岸波分处
缴公堂。”岸上有官兵严密监视，捞玉女没有作弊的
可能。
由于地球气温逐年升高，喀什河源头的冰川逐年

缩小，喀什河的河水不再像昔日那样汹涌奔腾。《玉屑》
曰：“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喀什河水势不足，无力
裹挟昆仑山的玉砾，喀什河的玉石资源日渐枯竭，真可
谓“玉河不见玉兮，有河殇！”和田玉的价格近年来一直
看涨，与玉石资源日益枯竭有很大关系。
如今成百上千游客在喀什河觅玉有收获吗？答

案是否定的。那么多人为什么乐此不
疲呢？原来和田城区的那一段喀什河
水势平稳、清澈见底，仅没及成人小
腿，大人与小孩在水中尽情嬉戏，顺便
选几块漂亮的石头也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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